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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的职责是执法，执法者
的形象往往是严肃和冰冷的。但
执法中的一点点温情，或许就会
给人带来一缕阳光，让人感受到
法律之外的温暖。周斌和孙雳是
济南交警支队槐荫大队西郊中
队的民警，他们在执法中的丝丝
温情，不仅让人感受到温暖，更
是执法中文明与进步的体现。

周斌是个身高一米九的小
伙子，看似威严的外表下却有着
男儿的柔情。一次夜间查车，一
辆轿车被拦下，车上是一家三
口，爸爸开车，妈妈和3岁的女儿
坐在后面。打开车窗，周斌就闻
到一股淡淡的酒味，果不其然，
通过酒精测试仪测试，开车的男
子酒精度为47，属于酒驾。车辆
暂扣，酒驾男子接受处理。一家
三口从车上下来，看到爸爸被警
察叔叔叫到旁边，小女孩哇的一
声哭了，边哭边喊：“警察叔叔为
什么不让爸爸开车了？我要坐车
回家。”看到孩子又哭又闹，妈妈
怎么哄也哄不好。

周斌注意到孩子情绪的变

化，他把酒驾处理工作交给同
事，走到小女孩跟前，蹲下问她
的名字、年龄。看到和蔼可亲的
警察叔叔，小女孩也不哭不闹
了，她说她叫圆圆，3岁了。然后
问警察叔叔，为什么不让爸爸开
车送我和妈妈回家呢？“因为爸
爸喝酒了啊，喝酒是不能开车
的，带着你和妈妈不安全啊。”小
女孩似懂非懂，问是不是会轧到
小狗小猫，因为她见到一只小猫
被车轧死了，她还心疼得哭了。
周斌把这个可爱善良的小姑娘
抱起来，认真地说，是啊，喝酒开
车能轧到小狗小猫，还可能轧到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和小朋友，所
以啊，爸爸喝了酒就不能开车
了。接着，周斌跟她商量：“叔叔
要圆圆帮个忙好吗？以后爸爸喝
了酒，圆圆就不许爸爸开车，因
为……”还没等周斌说完，小女
孩抢答道：“会轧到小狗小猫和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小朋友。”

一个3岁孩子的回答引来大
家的啧啧称赞，也让孩子的父亲
羞愧自责。接受处理后，他抱着

女儿对周斌说：谢谢警察同志，
你的一席话不仅让孩子懂得了
交通知识，也给我上了一堂课，
今天的事情我会永远记得，不会
再发生了，我要给孩子做表率。

无独有偶，同是西郊中队民
警的孙雳不久前也遇到一次棘
手的违法处理。当事人张某因驾
驶证记满分的问题，利用出差机
会特地跑来济南咨询处理。张某
的户籍在淄博，驾驶证的发证机
关是新疆，现在温州上班，违法
地点在济南。据他解释，2011年5
月份，他的驾驶证不慎丢失，直
至前几天才发现自己的驾驶证
已被记满分了，所以非常着急，
看看如何能够解决。

这种情况实在复杂，孙雳在
耐心安抚张某的同时及时向上
级主管部门汇报，查询张某违法
扣分的情况，经过一上午的努力
和多部门配合，不仅弄清了扣分
缘由，还及时处理了违法。此时
已是中午时分了，准备离开的张
某问孙雳：“周围哪里能买点饭
吃？”孙雳见他提着行李箱，还背

着好几个大包，且槐荫西郊中队
地处较偏僻，饭店都离得很远，
吃顿饭很不方便，便说，我从食
堂给你打点儿饭吃吧，吃完饭你
打车去西客站也方便。张某一听
连连摆手说，这怎么行？你为我
的事情忙了一上午了，这就让我
感激不尽了，怎么好意思麻烦你
呢？孙雳笑着说，你不用客气，我
们食堂的饭菜虽然比不了大饭
店，但也十分干净卫生，吃饱吃
好没问题的。

就这样，几个包子，两盘小
菜，两碗稀饭，孙雳陪张某在西
郊中队的综合服务大厅吃了一
顿简单午餐。饭后张某执意要掏
钱，孙雳幽默地说，不要小瞧我
们济南交警啊，这顿饭我还是请
得起的。

“都说济南交警好，我今天
算是体会到了，不仅执法公正，
服务热情，还有浓厚的人情味，
山东人真好！”张某握着孙雳的
手一再感谢，相信一次普通的违
法处理，会给他留下一些温暖的
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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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年岁的增长，父亲脑子
开始遗忘。忘了吃饭，忘了抽烟，
忘了干活。过了八十五岁，喜欢
满山溜达，溜达够了，一个人孤
零零蹲在街头。因为他耳朵失
聪，没办法跟人交流。

他蹲起街头来，没有了时间
概念。眼盯着一个地方，一动不
动。一只鸡在面前觅食，他把目
光落在鸡身上，鸡不动，目不转。
鸡走了，目光还在原来的地方。
太阳毒辣得把门口烤成了火炉
子，父亲没感觉，仍旧那么坐着，
仿佛眼前的这个世界与他无关，
他也不在这个世界。你不叫他吃
饭，他不知回家。从父亲木然的
表情，我终于明白了什么叫婴儿
状态。

问他过去的事情，他茫然地
望着你，一副针攮不进、水泼不
透的麻木。比如，爹，你在国民党
部队的机枪班，打日本鬼子一次
能撂倒几个？他无动于衷。你继
续问他，他仍旧不知所云地看
你。看了不知多长时间，他忽然
说，我什么时候闭上眼睛呀？弄
得我浑身起鸡皮疙瘩，后背唰唰
的，如爬行了一条蛇。

医生说，老人得了老年常见
的阿尔茨海默病，俗名叫痴呆
症。这就是说，父亲不但生活在
无声的世界里，也生活在无知的
岁月中。每每看到父亲如个孩子
的模样，大小便常常拉在裤裆
里，裤子整天湿乎乎的。母亲被

折磨得十分疲累，有时会说上一
句，你个老东西，真不如瘫痪在
床。这可好，能动能走的，就不会
自觉地吃喝拉撒睡，我不知哪辈
子欠你的？

父亲当初扛够了活，正好国
民党军队来抓壮丁，父亲便跟着
走了。一走五年，不见音信。台儿
庄战役，他被炮弹炸掉了半截胳
膊，拿不起枪杆子了，便背着铺
盖回家了。

父亲虽然残了一只胳膊，却
成了家里的整劳力。家里分了五
亩地，全靠父亲一人管理。叔父
和姑姑念书，爷爷从来不喜欢种
地，挑着个担子，沿街卖针头线
脑，乡间叫他货郎。

除了摆弄五亩地，父亲抽空
就帮村里的军属们干活。耕地播
种，锄地，割麦子，砍苞米，一只胳
膊照样顶得下来。春天送粪，他不
能推小车，便用骡子驮粪。父亲左
手握锨柄中间，半截右胳膊拢着
锨柄后尾儿，一铲一送，一大铁锨
土粪进了驮筐。不用十分钟，两驮
筐满满的。喊一声，走啰——— 骡子
驮着粪，进了地，站下。父亲站在
骡子一边，肩膀一扛，左手一掀，
驮筐里的粪便撒到了地里。左手
轻轻一提，将粪筐清干净了，赶着
骡子出了地头。

第一年，父亲种了五亩苞
米，每亩打了一千二百斤，他成
了村里的种粮高手。

父亲到了成家立业的岁数。

奶奶多次托媒人给父亲找媳妇。
可人家姑娘一打听，便不同意
了。多少次，父亲独自一人在地
头吹口哨，他把愁闷撒到田地
里，把心里的苦楚吹给麦子听，
吹给花生苞米听。有一个人听见
了，那就是我的母亲林大梅。

林大梅16岁入党，在县大队
当卫生员，枪林弹雨里不知救过
多少伤员。这样的林大梅嫁给了
父亲，震惊了所有的村人。母亲
就是母亲，做什么都惊天动地。
在后来的日子里，母亲如一把大
伞罩着父亲……

见母亲如此劳累地伺候父
亲，我们兄妹只好轮流回家，帮
着母亲。

好在我退休了，时间充裕，
伺候父亲，除了需要耐心外，一
切都不成问题。

老年痴呆症，是我们的家族
遗传。爷爷晚年得过，大伯、二伯
得过，到了父亲，依然没有逃过。
想想自己的未来，我不免有些担
心，怕走父亲的老路。医生说，要
防止老年痴呆，用脑是最好的锻
炼。我干了三十多年语文教师，
如今退休了，手有些痒痒，加之
医生的提议，自然喜欢上了写
作。一写，还真有那么点意思，隔
三差五在报刊上发个豆腐块。随
着题材的枯竭，我开始翻开家族
的历史记忆，不知深浅地舞弄起
了大部头。

可是，我动笔晚了，父亲这

座材料宝藏封闭了，他那心灵的
大门，恐怕是永远关闭了。

那天，夕阳西下，西边的天
空一片殷红。我和父亲闲坐在院
子里，父亲满脸红晕，望着西边
的天空出神。

跟着父亲的目光，我也欣赏
那少有的胭脂般的天空。多好的
生活呀。我为生活在如此环境里
骄傲，为此时的幸福而沉醉。我
情不自禁地拿着一根草棍，在泥
地上写了“中国”两个字。

父亲低了头，看我手动后留
下两个字，他脱口而出：中国，中
国！声音苍老，仿佛从深山里穿
越而来，带着历史的沧桑，也有
一股惊喜。

我惊呆了，父亲并没有完全
失忆。他还记得曾经认识的字。

我把地面抹平了，又写了他
的名字“牟天秋”三个字。父亲盯
着我手中的草棍，等我写完，他
又喃喃自语，听不清说什么。他
望望我，疑惑起来，好像在向我
发问，你写的啥呀？

我又写了“爹娘”两个字，父
亲看看，竟然顺利地念出了声！

我再写其他的字，他低头望
着地下，无声无息。

我又重复写下“中国，爹娘”
四个字，父亲又跟着念出了声。

父亲那仅存的意识，只剩下
了“中国，爹娘”，其他都随风而
去了。

我不禁泪流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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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无聊的美国小城里，
曾经认识过一个朋友的朋友S。

朋友家里开派对，其中一次
S被邀请了，被介绍说他是朋友
家给儿子请的私人教师，教数
学，也教乐器。朋友一家每年冬
天在南美洲智利度过，会把私人
教师也带上。

S这个人一看就是那种淳
朴、可靠的美国人。他以前是一
个中学教师，所以身上还带着知
识分子的书卷气。头都秃了，还
是独身一个人。

那朋友的老婆后来就跟我
老婆说了，S身体不好，有多种
疾病，所以吃福利，当然也需要
挣些外快；而且，他有躁狂抑郁
症。原因是他年轻的时候，本来
订了婚要结婚的，不知怎么搞
的，新娘突然跑了，就此落下了
这病，对婚姻绝望，独身到现
在。

“落跑新娘”看来还不仅仅
是电影，也会发生在现实生活
中，可惜结局并不是喜剧。对于
他这种很较真、很老实的男人，
这可能真是很要命的，只能在沉
默中灭亡。至于准新娘是怎么想

的，谁也不知道。所以有人说，女
人害男人，不比男人害女人轻。
我想说，就群体来说，男人也许
比女人攻击性和伤害性更强，单
就个体来说，男人被坑或许更
惨，因为女人更容易得到舆论的

同情，而男人是没有人同情的。
多年前，认识一个自认被女人耍
弄了的男青年，他走投无路，求
告无门，在做实验之余到处发邮
件控诉女方，连我也“有幸”收到
了。结果效果并不好，得到的多

数只是嘲笑。哈，男人一反抗，女
人就发笑。

一年夏天，回国度假以前，
就想委托这位S先生做一件事，
帮我们种菜。当然是付费的，一
来反正我不会种菜，雇人包工包
料来种，回来以后就可以吃，感
觉很不错；二来，也是让他挣点
外快，所以，他开的价，我们是不
还的。

他确实认真。要种什么，先
做成一个计划书和我们商量，我
们答应了，立即付现金给他。离
开以后，还在假期中间，他就把
刚长出来的菜拍成照片，发了邮
件给我看，还写了一段介绍，其
中说到菜如何被野兔偷吃，他如
何防野兔。一想到菜竟然被调皮
的野兔偷吃，我觉得特别有趣。
唉，“野百合也有春天”，野兔也
要吃饭呀。

回来以后，发现S把菜园弄
得很规整，该搭的架子搭好，菜
们茁壮成长。他还帮忙割了草，
甚至，车库里的水管都被他加长
了，而这些，全都是免费的。

如果不是被坑成躁郁症，他
的人生应该是很完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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